
母亲在街头摆了个地摊卖茶叶蛋：一个

小火炉，钢精锅里煮着热气腾腾的茶叶蛋，

袅袅香味在街头弥散开来。路过的人们，常

常被这清香扑鼻的味道吸引，情不自禁地走

了过来，买上一二个茶叶蛋，哈着热气，吃着

香喷喷的茶叶蛋，感到特别的温暖和舒坦。

母亲说，一个茶叶蛋赚不了几毛钱，但看

到人们喜滋滋地品尝她煮的茶叶蛋，心里别

提有多高兴了。

母亲说起摆地摊的故事，好像连眉毛都

笑了起来。她说，一个城管人员看到她摆地

摊，还给她送来一把遮阳伞和一只小凳子，

使她有了遮风挡雨和休息的地方，她感到舒

心极了。那个城管小王，每次看到她摆地

摊，还买她 2 个茶叶蛋，他边吃还边夸赞说，

这茶叶蛋味道真好，就像他母亲做的一个

样。这小伙子嘴真甜，跟人说话，和颜悦色，

他还热情地帮助那些摆地摊身体有残疾的

人，为他们搬货、摆放。对于那些初次进城

摆摊的乡下人，小王热情地指点他们设摆的

地点，真是服务到家了。

就这样，在街头摆地摊卖茶叶蛋，成为

母亲生活中最快乐的一件事。

一天，一对进城打工的夫妻找到了母

亲。俩人一见母亲，就紧紧地拥抱着母

亲，热泪盈眶地感激老母亲对他们孩子的

资助，使他们的孩子能把学继续上下去。

母亲笑道，你看你们说的，我没有资

助啊，我只不过是给孩子付的工钱啊。

夫妻俩疑惑不解。

母亲说，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十一二

岁的孩子在街上溜达，心想，这孩子怎么

不去上学啊？一打听，原来这孩子没钱上

学，失学了。我想，不去上学，这一生不就毁

了吗？于是，我就对孩子说，我岁数大了，你

帮我把这小车推回家，我给你工钱，你用自

己劳动挣来了学费，就可以上学了。那孩子

高兴地答应了。从此，每天收工回家，那孩

子就帮我把车推回来，我就付给他一定的工

钱，你孩子是靠自己本事挣的钱上学的啊！

那一刻，那对民工夫妻似乎全明白了，他

们拥抱着母亲，喃喃地说道，您真的是有一

副菩萨心肠啊！

我听说了这个故事，哽咽地说道，妈，您

真高尚！

母亲有些嗔怪道，傻孩子，我有什么高

尚，我只不过尽了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帮助

了一下他人，根本谈不上什么高尚！

母亲摆地摊，给她晚年增添了别样的快

乐和幸福，特别是受到像小王那样城管人员

的热情关心和帮助，我们做儿女的感到格外

放心。

晚饭后散步，是我锻炼的方式。

往常走得急了点，匆匆而出也匆匆而

归。今天周末，没有第二天上班的考

虑，我就想走远点。

顺路而行，在以前该拐弯的地方

不停留直行下去，来到县城的园区。一路之隔，天壤之别。

刚过去的地方璀璨华丽，给人一种生活才刚开始的感觉，别

致的路灯如火把，照亮脚下的路；城市虽小，这几年的飞速发

展，绿道不间断、游园在眼前。但面前，不说漆黑一片，也仅有

几家单位窗户透出的光，间或一、二点厂区路灯散碎的余光。

傍晚的一阵急雨，路上泥泞一片。正在继续前行还是原路返回

的踌躇中，突然看到路边有一爿小店，简易的钢构房，开着小半

扇窗户，一束烛光，忽明忽灭。店主人正在收拾废纸箱，见我靠

近，问我要点什么？我回答，溜达。回问了句，你还点蜡烛？修

路，停电了。怕人拐弯看不清脚下，就找出半截蜡烛。照不

远，才下过雨，注意脚下，有泥。他的回答传递给我一层又一

层意思，既有搭话，更多的是提醒。烛光不远，脚下有泥。素

未谋面的人一句简单的提示，顿时心底一阵温热。

于是，想起了有烛光的日子。

离家进城上学的那年，正是十二三岁懵懂之时，虽豆蔻

年华，奈何卿是男儿。有进城上学的念头，不过是当时校长

的一句话。校长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好读书，咱这学校只煤

油灯恁大的光亮，怕是照不远他脚下的路呀。”于是，父亲就

央求在城里一所中学当敲钟工人的伯父给我转了学。学好

转，吃住却陷入了无着。那是一个大多数人生活都不体面的

年代，我即刻跌进一个食无一顿饱、宿无一张床的窘境。更

不堪的是，当同学们放学如鸟儿出笼般地回家时，我看似随

着众人走出教室、走出学校，实则茫然四顾、漫无目的，在同

学们身影散尽时，转身又偷偷溜回教室，除了一遍遍读书外，

其余的一切，黑暗得如同乡下妇女纺车上的线穗，一圈缠着

一圈，圈圈紧紧包裹着我，包裹得肉体颤抖、心理恐惧。如此

半年之久，就在我即将崩溃走不下去时，前方出现了烛光。

我一直相信“人在做，天在看”这句话。似乎，天无绝人

之路就是给在做的人而准备。曾经下放到我们村的一位姐

姐，得到过我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她在回访时，知道了我辍

学的念头，就接纳我到她家搭的地震棚中居住——唐山大地

震后，为了防震，我们这里家家户户几乎都搭起了地震棚。

姐姐家在化肥厂居住，地震棚用的是油毡布覆顶，相比于我

家秫秸堆起的地震棚，不啻于现在的小公寓。更为关键的

是，化肥厂是一个国营厂，所生产的化肥方圆几个县都趋之

若鹜。厂区的柏油路上，停满了大大小小等待拉化肥的车

辆。灯火通明的化肥厂，有自己的变压器，即便县城停电，也

无关化肥厂的疼痒。再即便化肥厂偶尔停电，也会有人挨户

配送蜡烛。

每次停电，姐姐就把她家配送的两根蜡烛全部拿给我，

夏天，他们一家人在院子里说星星的故事；冬天，分别到隔壁

邻居家叙话，我则从未因为停电而缺少过烛光。那白色的、

一拃多长的蜡烛，修长的身躯，圆柱形的底端，顶端收缩为一

个圆锥，白色的棉线从蜡烛中间穿过，一綹笔头长的线头，一

点即着，先是微微的一点亮光，继而跃起一个舞动着的蝴蝶

般的烛光。烛光胜灯。与我在村庄读书用墨水瓶做的煤油

灯相比，它无味无烟，灯头更大、灯火更明；我就着烛光，不仅

看书学习从未间断，身上无形的枷锁、心灵上无端的黑暗也

完全散去。虽然，我每周回去总要踩上一脚泥巴，但因了这

烛光，我不再惧怕泥巴的厚重，反而如释重负。

烛光似火，照亮了我居住的地震棚，照亮了一位从农村

来的读书郎的身影，也照亮了他脚下的路。随着烛光的跃

动，我的理想也丰满和灿烂起来。烛光如人，姐姐是高中毕

业，她既检查我的作业，还教会我凡事要先行一步的道理，我

总是在本学期就做完下学期的数学习题，但凡不会的题目，

姐姐骑上自行车就去已毕业的学校问她的老师，她的老师为

此表扬她学而时习之，诲人不倦，是燃烧的蜡烛。

后来，常常经历有烛光的日子。结婚时一对花烛闪着耀

眼的光，除了这烛光的热烈，其他都寒酸得无从表达；工作时

一次停电，全体人员人人手中捧一根燃烧的蜡烛，硬是把迎

检浪漫成一场烛光盛会；参加别人的生日宴，看其闭眼对着

烛光许愿，也身临其境地祈祷他愿望早日实现。每次，无论

境遇是好是坏，看到烛光，心底便无端地升起温暖。正像此

次“注意脚下，有泥”的提醒，也正像此次只有半截的烛火，虽

亮光不远，但回首望去，却一片灯火阑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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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儿时摆地摊
□ 遵义 龚德位

“摆地摊”一词最近火了，朋友圈里晒攻

略、晒图的比比皆是，全民话地摊感觉人间

烟火气顿时布满了我整个胸膛，让我情不自

禁地想起小时候帮助母亲一起摆摊的经

历。父亲当时在村小教书收入不高，母亲就

在学校附近的路边支上一个小摊以贴补家

用。母亲的地摊就是小买卖，卖些小零碎的

东西，学生用到的本本、铅笔、墨水之类的文

具，还有一些糖果食品、小玩具之类的东西，

顺便也卖一些附近村民们需要的常用生活

物品，因为价格便宜实惠很受大家欢迎。

母亲每天除了安顿好一家人的一日三

餐外就是守好这个摊摊，其中最困难的就是

出货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到街上出货是

靠人力用背篓背回家。母亲往往选择在周末

出货，天刚蒙蒙亮就起身到镇上的批发店里进

货，如果需要的量大，母亲就会让我陪她一道

也尽可能帮她背一些回来。由于长时间进货，

批发店的老板也尽量把价格压到最低，一方面

为了拉拉店里的人气，另一方面也让这些出货

的尽可能多赚一点，这不单单是一点差价的问

题，而是一步一步背回来的“气力”钱。

母亲为了节省开支，一般在街上买一两

个包子吃了就往回赶。我们到镇上有十多

里路，除了一点平路外就是翻山越岭，路途

中还要蹚过一条河，回家的路十分不好走，

母亲往往要在路途中歇好几回才可能到

家。在我与母亲同行的日子里，母亲总是在

路上不厌其烦地教育我——“这碗饭”不好

吃，自己的人生唯有奋斗，靠自己一步一个

脚印去努力创造才会看见改变的希望。母

亲的摊摊虽不大，但在当时除了方便学生

外，还常常解当地村民们的燃眉之急。特别

是在农忙季节，村民们都挺忙一般很少上

街，所以村民们需要食盐、酱油之类的就在

母亲的摊摊上购买。有时候由于大家在经

济上都挺困难的，难免有赊账的现象发生，

母亲总是第一时间给予大家帮助。村民们

也非常守信用，有时时隔十多天把家里的辣

椒、鸡蛋等农副产品拿到街上换了钱后及时

把欠下的账目付清。有的村民家里特别困

难，母亲了解到情况后总是主动地为他们送

去一些生活必需品，有时候一袋盐、一对电池

都会让他们感激不尽。时间久了，大家都讲

诚信、讲人缘，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价钱，同样

是买、同样是卖，日久天长，买和卖之间已经

达成了一种默契和体恤，除了商品的交易，母

亲与村民们还有一份浓浓的人情在里边。

村民们家里的梨子、蔬菜等吃不完的东

西母亲也帮着他们销售，由于是村民自己种

的，在数量上总会多拿一点给别人，尽量在

数量和价格上都不让别人吃亏。母亲常常

告诉我们“自己吃亏是福”，因为只有自己学

会了“吃亏”，别人才会买你的东西，别人才

愿意与你打交道。在我成长路上，母亲就用

她勤劳的双手和一颗善良的心时时刻刻影

响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母

亲的谆谆教诲，因为它已经流淌进了我的血

液，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地摊是社会小窗口，汇聚人生百味，传递

物阜民丰，也是一个时代的百态缩影。我忘不

了那段艰苦的岁月，更忘不了母亲那背着背篓

在崎岖蜿蜒的小道上不放弃努力前行的背影，

她给了我力量，给了我不断前行的勇气。

摆地摊的母亲
□ 马鞍山 李良旭

有烛光的日子
□ 界首 肖玉华


